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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人说物

■生活七彩

■幸福生活

■往事如烟

沈东海

周末睡到自然醒，处理完各
种杂事，一直忙到中午。下午的
时间才是我的，我也开始享受只
属于我生命的片刻空闲，有点“偷
得浮生半日闲”的感觉。

下午一点，朋友如约来了，没
想到还带了他老婆。我喜欢这种
合乎逻辑，却又出乎我意料的事，
不然总觉得日子过得索然无味，
像少放了一点盐。

我家的竹园，在郎家坪水库
和九龙湖水库交界处，地理位置
优越。车刚到山下，老姐的电话
也来了，问我在不在竹园。不等
她过来，我们就上了山。每年笋
季，都是我家最忙碌的日子。除

了要挖笋、晒笋干，还要接待各路来
玩的亲戚朋友。虽有点小累，倒也
乐在其中。毕竟我喜欢亲近山水，
喜欢身在山水中的感觉。

入园不久，朋友就大喊：“找到
了，找到了！”像发现了什么宝贝似
的。他老婆听了，一脸兴奋，像个孩
子一般一路小跑过去，嚷着留给她
慢慢刨。我这个竹园的主人，却不
务正业地想东想西，把刨得头一株
关乎自己面子的笋让给别人。虽谈
不上颜面扫地，但总归有点不好意
思。于是背起一把锄头，加入他们
的“战斗序列”。

今年是笋的小年，产量相对少
点。出门时，父亲就问我，要不要把
我那把锄头带上。我嫌它太重，觉
得还是算了。然而让我没想到的

是，父亲因此给了我把烂锄头，锄柄
纤细不说，刃口还是卷的。等我费
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一株笋刨起，
已累得气喘吁吁。

我站在原地，休息片刻后，又转
了一圈，仗着十多年来积累的经验，
总算收获了一点。有点累了的我，
一个人爬到山顶，把锄头柄当凳子，
坐在那看他们挖。我很享受这种劳
作之后片刻独处的时光，此时，可以
天马行空地想些平日里没时间想的
东西，或者学别人随口赋几句诗。
让人特别亲近的是身边的事物，都
是真实的，比如头顶的一只鸟、脚下
的一株草、身旁的一棵树，都可以细
细打量，却不用说恭维话。

此时，老妈和姐姐也来了，山下
的外甥扯着嗓子在喊。几个人在山

上又刨了个把小时，老姐开始催老
妈去剪马兰，大家就下山了。我问
朋友去摸点螺蛳怎么样？他一脸兴
奋地答应。两个男人脱了鞋子，卷
起裤腿，就在水库下的一条小沟里
摸螺蛳。朋友说这里的螺蛳吃水库
的水长大，味道是顶顶好的。我说
现在是“清明螺，胜似鹅”，味道要好
上加好。说完，大家都笑了。唯一
不舒服的是，这个季节水库放下来
的水冰凉，摸到后来，两条腿冻得直
打颤，就跑上来了。经过搓洗，螺蛳
壳的污垢渐渐露出翠绿色，让人看
着就馋。

回来的路上，老妈还掐了把紫
云英。忙碌了一个下午，四样小菜
带回家，可以“开春吃春”了。

春日，山里人的一天

沈永明

在奉化老年大学，有这样一位老师，伴随老年大学的
开办历史，他诲人不倦，笃行不怠，在传授体育舞蹈的讲台
上辛勤奉献自己的余热三十年，他就是舞蹈老师张嘉禾。

1993年 9月，刚开办不久的老年大学只有综合、音
舞、书画、保健等4个专业班，100多个学员。众所周知，
音舞班设置的舞厅舞必须要有男女两位老师搭配才能
教育演练，而当时的老年大学只有一位从事音舞教育的
女老师。为此，学校通过组织部门在当时的体育系统物
色舞蹈老师。那时，已是知天命年的张老师就职于当时
奉化市体委，虽然对舞蹈略懂一二，但充其量也只能说
是半拉子水平。但为配合老年大学的教育工作，张老师
可谓是“受命于危难之际”，欣然接受这项兼职。

轻轻的一声承诺，想不到让张老师在此后整整三十
年的光阴岁月里与舞蹈结下不解之缘。他每天从体委下
班后，就坐中巴车去宁波参加由广州温亮富老师开设的
舞蹈专业培训班，待培训结束再坐车回家已过晚上9时。
就这样，他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坚持自我进修自我完善。

功夫不负有心人。1994年，宁波市第二届体育舞蹈
锦标赛中，张老师一举夺得拉丁舞第一名、舞厅舞第三
名。成绩面前，他居功不傲，再接再厉，1995年又自费去
北京参加中国国标舞学会评审培训班学习。那时，他每
天天不亮就来到训练场，一遍遍重复训练着老师教的每
个舞种的组合和套路，直至练到自己觉得满意才作罢。
晨练结束，他又第一个回到教室，而此时的张老师又俨
然像个小学生，认真聆听老师的讲解，熟记舞步的技术
细节及动作分析。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张老师顺利拿
到全国国标舞评审资格初级证书。1996年，被吸收为中
国国际标准舞总会会员。1998年获体育舞蹈国家一级教
师资格证书，2000年获国家体育舞蹈一级裁判资格证
书。他先后发表《伦巴舞如何与音乐节奏全拍》《谈谈慢三
与快三的右转步差异》等文章，其中《学舞六法》一文荣获
国家级教研成果二等奖。经过近10年的不懈追求和发奋
努力，他从一个普通体育工作者一跃成为宁波市体育舞蹈
界小有名气的翘楚，被推选为宁波市体育舞蹈协会第二

届、第三届副主席，2014年又被聘为奉化市国标舞蹈俱乐部总顾问。
张老师对己业精于勤，对人乐于施教。奉化老年大学开办伊始，条件艰

苦、校舍简陋，没有固定舞蹈教室，没有像样的基本教材，没有配套的音响设
备。舞蹈教室时而在体育活动中心，时而在老干部活动中心，时而在青少年
宫，上课犹如打游击。夏天室内没有空调，而上舞蹈课又是对体力和意志的
挑战，常常一堂课下来，老师学员都是汗流浃背，全凭毅力支撑。张老师就
在这样艰苦的工作环境中坚持教育了近10年。

2003年起，老年大学搬入原锦屏中学校舍，从此有了固定的舞蹈教育场
地，上课条件也得到改善。张老师更一心扑在教育上，为解决老学员出不去、
新学员进不来的难题，他建议学校设置舞蹈班的固定学制为四年，第一年学
习舞厅舞（慢三、慢四、并四、五步），第二年学维也纳华尔兹、探戈等，后面两
年学习拉丁舞伦巴、恰恰、桑巴、牛仔等。张老师负责四年的全程教育，他认
真备课，努力钻研教育方法，还自己动手编撰教材。上一次课只有短短90分
钟，但他往往要花更多时间备课，教案中有明确的教育内容、教育目标、教育
重难点、课后小结四个环节。课后，他还虚心倾听学员意见，做到及时修正。

对于较难的舞步，张老师采取分解教学、手把手带练，进而实现教学相
长。但由于每年新招学员年龄相差大，舞蹈基础差，接受程度的缓慢，令人
大伤脑筋，张老师便与搭班老师反复磋商，共同制定分类施教的科学化教
案。为让每个学员顺利通过四年的学习，实现学有所得的美好愿望，他数十
年如一日，对学员加强课外辅导，帮助他们真正掌握舞蹈的要领。对一个从
没有接触过舞蹈的学员来说，步法是最基础的，单在课堂上学习又难以跟上
教育进度，他便安排在课前课后对部分学员开小灶，每周安排一个下午和一
个晚上课外练习。

由于张老师呕心沥血的辛勤付出，无怨无悔的敬业奉献，换来了奉化老
年大学舞蹈班学员获奖无数：在1996年省第6届国标舞比赛中，有一对学员
获得第一名，两对学员分获第三名和第五名；在 2000年省体育舞蹈锦标赛
中，有一对学员获得舞厅舞和拉丁舞两枚铜牌。作为一个县区级老年大学
舞蹈班，能在这类比赛中获得这样的殊荣，实在出类拔萃。

学高为师，德高为范。三十年来，张老师在自我加压的同时，坚持不计
报酬的义务辅导，对学员抱着满腔热情，悉心传授，育得桃李满天下。那些
学有所长的学员也先后成为体育舞蹈教练，在不少村（社区）做起指导老师，
发挥文体引领作用，为普及全民健身发光发热。

传播文化，就是传播希望，传承文明。当年风华正茂，如今已耄耋老人
的张老师三十年如一日，把第二职业奉献给奉化老年大学的舞蹈教育，奉献
给奉化的文体事业，在夕阳年华舞出精彩人生。

三
十
年
舞
出
精
彩
人
生

夏家宝

1978年，原县供销社合作社以
西德纯种安哥拉长毛兔纯种繁殖杂
交改良，每只年平均产毛550克，比
原良种兔多产 130克，当时兔毛收
购价为每500克50至70元，成为农
村发展和农民增收“摇钱兔”“幸福
兔”。1981年，建长毛兔配种站 5
个，开展杂交改良，提供长毛兔。由
于供应不足，当时还要到新昌购买。

西德长毛兔，体大身长，背宽胸
深，四肢发达，颈压部毛无空隙，全
身毛丛结构明显，尤其是胸毛稠密，
眼球呈红色。

兔子生病多，常见病有兔球虫
病，俗称“大肚子”病，临床以腹泻、
消瘦、贫血等，死亡率可高达 80-
90%，是兔的四大病之一，该病一年
四季均可发生。为此，我们兽医门
诊室用氯苯胍兽药预防与治疗，取
得良好效果。

1985年 1月 4日，原桐照乡栖
凤村一养兔专业户的200只长毛兔
突然发病，到当月7日止共死兔120
只，死亡率 60%。原县畜产物资公

司经理王国平与我配合，诊断确诊
其为我县第一例兔瘟病，疫源来自
湖州等地区上门代为剪毛收购兔毛
的人员，该病流行性快，经济损失严
重。

兔瘟病发生和流行后，政府相
当重视，首先做好宣传教育工作，一
旦发现病兔及时扑杀，彻底消毒，同
时迅速组织到兔瘟疫苗注射，大力
开展预防工作。1986年，兔瘟病死
亡数量减少，1987年后，兔瘟病逐
渐得到控制。

实验用兔是现代化实验研究的
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我于 1997
年 9月在参加南京、江苏农种院全
国性猪气喘病研讨会时看到，该院
有笼物实验用兔。实验用兔多选择
新西兰白兔，它的优点是全身洁白，
血管清晰，静脉注射方便，敏感性
强。

改革开放后，花鸟市场有了宠
物兔，是小孩子心爱之物。宠物兔
全身洁白，毛茸茸、圆滚滚，走在路
上像一只滚来滚去的大绒球，一双
双长长的耳朵，眼睛红彤彤的，十分
讨人喜欢。

记忆中的长毛兔

马遇伯

民以食为天，每日三餐一顿
不能少，还要考虑吃得好。当然，
这个“好”没有绝对标准，更不是
指山珍海味，主要的是调剂好，要
每天不同样，最起码一周内。老
少三代同一锅，需求口味不一样，
须各方兼顾。能做到这一点，我
们家主要靠我的老伴！

退休后，看老伴一天到晚忙
里忙外，很想帮一把。我就主动
去买菜。但走进菜场，看得眼花
缭乱，居然不知道买什么好。价
格不清楚，好坏不明白。我在摊
位前转来转去，有时想挑拣一下，
还装模作样，这个看看，那个摸
摸，可摊主一看：外行，地地道道
的外行！他（她）好心地说：我帮
你挑，包你满意。可买回后老伴
一瞧，眉头紧皱，不是价格高，就

是质量不好，还缺斤少两。是啊，卖
菜人又不是憨头，尽挑好的给你？
其实，其他家务事也一样，我做的事
她总嫌我帮倒忙，这也为我偷懒找
到了借口。

可前不久情况有变化。小女儿
在外地工作，有事情特别需要她妈
妈去照顾。没办法，老伴只好离开
家去外地。这不，全家乱了章程！

不过，事在人为。不就是家务
事吗？女儿、女婿各分担一些，外孙
女要培养她的独立性，有的事自己
做。女儿对我要求不高，把饭煮好
就行，再帮买一点菜，待她回家上
灶。可几天下来，我被“逼”上了大
厨岗位。

孩子们早出晚归，正常下班，路
灯已照晚归人，有时还要加班，晚上
七八点下班是常事，一到家直喊
累。再则，外孙女放学回家肚子咕
咕叫，虽然零食有备，但那不是主

食,也缺少营养。于是我主动加压，
一踏进家门，打开冰箱翻一下，需要
买什么菜、添什么料，急呼呼地奔向
菜场或超市。有一天他们到家，真
是喜上眉梢，“啊，有现成的吃了!”
可菜一进口，外孙女直吼：“呀，苦瓜
怎么这么苦？”我打趣地说：“苦瓜本
来就是苦的嘛！”原来是缺少了几道
工序，没有用开水烫一下再放进冷
水里浸泡，也没有在最后稍加点
糖。又有一次，外孙女喊：“呀，外
公，您打‘死’卖盐的啦，那么咸！”有
时外孙女还挺认真地说：“外公，这
个菜应该横切，那个菜应该竖切，另
一种菜应该斜切。”总之，外孙女总
能挑出一点毛病，并直夸外婆炒的
菜好吃。而女儿、女婿不说话，有时
还说“好吃好吃”，在背后则对外孙
女说：以后不要挑外公的不是，要说

“好好好”，多鼓励鼓励，否则以后我
们到家没有现成的吃了。

做好大厨真不容易。要不耻下
问，向女儿、向女婿，也听听外孙女
的高见和要求；有时看看菜谱，学学
家常菜怎么做；有时在电话里向老
伴讨教。现在虽离色香味还有差
距，最起码口感大有进步，外孙女也
点赞夸好。我知道她也实施了鼓励
策略，但我心里还是甜滋滋的。

有时，一些老年人会流露“采得
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忙”的消
极情绪，其实，年龄到限总要退休，
如有专长，或者有用武之地发挥余
热当然更好，没有这种可能呢，就做
做家务事吧。毕竟，家务学问大着
呢！子女下班回家身心得到调适，
上班有精神，工作干得好，孙辈健康
快乐学习好，这也是贡献。

“外公，我回来啦！”这不，外孙
女放学回家，人还在楼下就叫起来
了。那清脆悦耳、动听活泼的呼叫
使我舒畅透心！

锅碗瓢盆叮当响

林崇成

我的母亲已于2004年离世，
多年来我经常想起，如果不是母
亲执意让我升学读书，我的命运
肯定会改变，个人履历也需重写。

母亲的娘家在莼湖街道楼隘
村，嫁到桐照是因为两村之间有
历史悠久的人缘联系。楼隘人善
于经商，将桐照村的海产品和河
泊所村的苔条贩卖给鄞州横溪一
带村庄，赚取利润，久而久之，楼
隘人与桐照人就有了嫁娶关系。
记忆中，有六七个与母亲年纪相
仿的楼隘女性嫁到桐照，我称她
们为“姨妈”，其中有几个姨妈手
艺不俗，除料理家务外，还会编织
箬壳草鞋补贴家用。

我的母亲则善于女红和烹
饪。从小，我就记得左邻右舍经

常拿着布料请教母亲裁剪，母亲用
竹尺和饼状的画粉在布料上画出大
样，剪裁后交给对方，对方千恩万谢
笑眯眯走了，这是不取分文的义务
劳动，母亲早已习以为常。母亲的
烹饪手艺也是小有名气，我家所在
的生产队有20多户社员，每当各家
有婚、丧、寿等红白大事，也是母亲
的忙碌时光。以她为主厨，叫上几
个帮手，能应付几十桌的场面，一干
就是两三天，累得够呛，从不收钱。

我最佩服的是母亲对教育的重
视，她虽然没识几个字，但常对我
说：“阿崇啊，你书要读上去，读到读
勿来为止，无论咋困难，阿姆总会想
办法给你读。”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
候，规定要 9虚岁才能入学，我才 8
岁，母亲见我长得高大，就让已读高
小的堂姐陪我去报名。老师问我几
岁，我答9岁，结果成了班内年纪最

小的一个入了学。母亲很开心，我
也不负她的期望，每年语文、算术大
考都是 100分，三年级起当班长直
当到小学毕业。那时，我成绩虽好
但很顽皮，上课爱做小动作，下课爱
打闹，老师家庭访问时指出我“太顽
皮”，母亲居然笑着说：“小孩顽皮将
来会改变的，小来不顽皮，大来没出
息。”这让老师领教了一位奇葩母
亲。

我的初高中学业是在奉化二中
完成的。那几年家里生活相当艰
辛，因我家是农业户，生产队年终分
配只有 3角多一工，学校免除了我
的学费，但书费和伙食费也是个大
问题。父亲想让我休学做木匠，并
联系村中最好的木匠当我师傅，母
亲不同意。父亲又买了弹涂船，想
让我捕弹涂赚钱，又被母亲否决。
平日家中唯一可卖的就是自留田里

的番薯等农产品。我在二中读书时
每星期只回家一次，自然是步行，为
减轻负担，自带些咸蟹股、咸鱼鲓等
小菜。每星期家中只能提供 1元
钱，而且是由 10张 1角钱凑成的。
每星期六下午一到家，我就帮着干
家务或农活，星期天要干一整天的
活，下雨天才可以看书或休息。星
期天晚上，母亲就为我张罗这 1元
钱了，有次天已黑，母亲才一瘸一拐
回家，原来她在卖番薯回来时脚陷
入阴沟上的石板缺口，扭伤了踝关
节，又红又肿，我忍不住流下眼泪，
母亲反而安慰我别担心。

人们常说苦难是财富，是激励
人上进的动力。参加工作后，我当
过教师、当过干部，始终不忘自己是
农民之子，不忘母亲的叮嘱，诚恳忠
实做事，襟怀坦白做人。

母亲的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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